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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魯迅身邊結成的友誼

關於魯迅先生的文字讀了很多之後，大家都會發現有幾個人的文

字與眾不同、相當「貼身」，讓我們看到一位日常生活中可愛可敬的魯

迅。這群人在 30 年代魯迅去世之前幾年，圍繞在魯迅周圍，其中有作

家馮雪峰（1903 – 76）、胡風（1902 – 85）、聶紺弩（1903 – 86）、蕭軍

（1907 – 88）、蕭紅（1911 – 42），還有當時還沒有發表作品的（胡風

的妻子）梅志（1914 – 2004）。從他們不同時期的文字中，我們看到

一位最令人尊敬和愛戴的魯迅，他們一輩子都在推動對於魯迅的理解，

也在不斷深入地重讀魯迅。蕭軍的這一篇〈我們第一次應邀參加魯迅先

生的宴會〉和蕭紅 1939 年 10 月發表的〈回憶魯迅先生〉都是十分動人

的文字，對照來讀也十分有意思。

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，東北淪陷。一對剛剛踏入文壇的戀人蕭

紅、蕭軍（名字寓意「小小紅軍」）決定到上海去找魯迅。他們擠在一

個雜貨艙裏，從青島漂泊到上海，在人地兩生的情況下真的寫了信給魯

迅。魯迅很快回覆，不久後先生就在霞飛路的一家咖啡館見到他們，臨

別時魯迅不但給了他們一個裝着二十元的信封，還給了他們一些銅板乘

車用。第一次見到許廣平（1898 – 1968），蕭紅就緊握住她的手流下

眼淚。不到一個月後，魯迅宴請他們時，兩位女性已經十分親密了。在

小說家蕭軍的筆下，魯迅先生和許廣平夫婦在當時極為複雜的政治環境

下的生活常態描述得十分生動，而熱戀中的他和蕭紅的感受也寫得十分

貼切。

應該說，魯迅先生原來打算介紹給二蕭的胡風、梅志夫婦，以及這

一桌友人，都是他信任和喜愛的青年。當時處於國民政府白色恐怖之下

導   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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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左翼作家，寫信和日記的時候，為了安全的緣故，都會用字母或者筆

名、化名來指代友人。文中魯迅稱「一道開店的老闆」C 老闆是已經成

名的作家茅盾（1896 – 1981）。而 H 先生和 T 女士，則指胡風與夫人屠

玘華（梅志），聶先生就是本書主人公之一的聶紺弩，聶夫人周女士則

是周穎。胡風早在 1932 年日本留學時代就已先認識周穎，然後又認識了

聶紺弩。這三人在日本參加左翼活動，1933年同時被捕，並在 5 月同船

被遣送回上海。另外一位第一個給他們留了地址的葉紫（1910 – 39），

和二蕭很快在魯迅先生的支持下，共同出版了「奴隸叢書」。

魯迅開宴會的 1934 年 12 月 19 日這一天，梅志說對於胡風是個無法

彌補的損失，因為沒有收到信，他們辜負了魯迅先生的盛情。等到兩三

天後收到信，胡風去向先生解釋，先生只是說，「真可惜，本來是想大

家看看你的小寶寶的。」然後把二蕭的地址給了他。幾天後，胡風就去

看了他們，相談甚歡。葉紫早在1939年就病逝，蕭紅又在 1942 年初病

逝，倒是蕭軍、胡風、聶紺弩、梅志的友誼一直延續到 80 年代。1979

年 3 月蕭軍寫這篇文章的時候，飯桌上的友人中葉紫、魯迅、蕭紅都已

經逝世多年，但是在蕭軍的筆下，他們的形象仍舊呼之欲出。

魏時煜

編按：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副教授，2003年開始與著名導演彭小蓮

合作拍攝紀錄片《紅日風暴》，訪問了四十位胡風案的受難者。紀錄片完成之後，

作者繼續訪問去過延安的知識分子和反右、文革中被批判的作家，開展了寫作王實

味、胡風及王凡西的「北大三人行」系列。在此過程中，作者認識了胡風、蕭軍和

聶紺弩的文字與人生，對他們的經歷感念甚深，因此以導讀文字記念三位前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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蕭軍—1936 年•上海

© 2017 香港城市大學



© 2017 香港城市大學 © 2017 香港城市大學

7

一 
 

我
們
第
一
次
應
邀
參
加
魯
迅
先
生
的
宴
會—

蕭
軍

一封書簡

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某日，收到了魯迅先生寄給我們以下的一封書

簡：

劉吟先生：

本月十九日(星期三)下午六時，我們請你們倆到梁園豫
菜館吃飯，另外還有幾個朋友，都可以隨便談天的。梁園地
址，是廣西路三三二號。廣西路是二馬路與三馬路之間的一
條橫街，若從二馬路彎進去，比較的近。

專此布達，並請
儷安

豫廣同具
十二月十七日

接到這封信的日期可能是在發信—十二月十七日—的第二天

—十二月十八日。

這不是夢！這是真實。

我們第一次應邀參加魯迅先生的宴會

蕭 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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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已經是四十餘年過去了，當然，在今天我已經不可能再如實

地寫出當時的我們那種激動的、複雜的心境和情景！只記得把這封短

短的書簡由我的手轉移到蕭紅的手，由她的手又轉移到我的手⋯⋯而

後又每人用了自己的一隻手把這信捧在了兩個人共同的胸前看着、讀

着⋯⋯兩人的兩隻手全在不約而同地、不能夠克制地輕輕抖動着！眼

淚首先是浮上了她的眼瞼，落下來了！接着我的眼睛也感到了一陣濕

潤。但我的眼淚卻沒能夠痛快地流落出來！—因為在生理上我有缺

陷，從來沒記憶過自己的眼淚曾經能夠流落到眼睛外邊來！

我們這兩顆漂泊的、已經近於僵硬了的靈魂，此刻竟被這意外而

來的偉大的溫情，浸潤得近乎難於自制地柔軟下來了，幾乎竟成了嬰

兒一般的靈魂！（四十餘年以後寫到這裏，我的眼淚竟又浮上了我的

眼睛，但還不能夠流下來！）

一件新「禮服」

當時，我們經過了一陣夢一般的迷惘以後，才漸漸恢復了清醒。

我清醒後的第一件事，馬上尋出了一份上海市的市街圖來，首先從它

的「索引」上尋找「二馬路」和「三馬路」的大體方向和位置；其次

是尋找那條稱為橫街的「廣西路」。如此，大方向大概的地位初步確

定了，我也量取了它的路程距離遠近以及要乘坐某條路線的公共電車

和汽車才能夠到達⋯⋯我儼然又如一個軍人要進行戰鬥一般，精密地

把一切：方向、地形、地物⋯⋯全作了一番想像和仔細的研究，才鬆

了一口氣，靜靜地望向蕭紅，似乎要向她開始發表甚麼議論了。但她

卻笑着，一雙剛流過淚還有些濕漉漉的大眼睛，帶有嘲笑意味地卻搶

先說話了：

「你要出兵打仗嗎？」

我一時迷惑不解地望着她，不知道她說這話的真意所在，反問着

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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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這話是甚麼意思？」

「我和你說話，竟裝做沒聽見的樣子，一個勁兒地在那張破地圖

上看來看去，又用手指量來量去！簡直像一個要出兵打仗的將軍了！」

「我總得把方向、地點⋯⋯確定下來呀！心裏得有個譜，怎麼能

夠臨時瞎摸亂闖呢？—你要和我說甚麼呀？」

「我要和你說呀⋯⋯」她伸過一隻手扯了扯我的罩衫袖管，接着

說，「你脫了外套，就穿這件灰不灰、藍不藍的破罩衫去赴魯迅先生

的『宴會』嗎？」

「那穿甚麼呀？—我沒有第二件⋯⋯。」

「要新做一件—」

我搖了一下腦袋，說了一聲「沒必要」，斷然地拒絕了她的主

意，而且補充着說：「上一次會見魯迅先生時，不也就是穿的這件罩

衫嗎？」

「這一回⋯⋯有客人！」

「魯迅先生信上不是說，只有幾個朋友，而且都是可以隨便談天

的麼？魯迅先生認為可以隨便談天的人，我想總不會有甚麼『高人貴

客』罷？左不過是一些左翼作家們，我以為他們不會笑話我的罩衫的

吧⋯⋯」

「你這個人！⋯⋯真沒辦法！」

她似乎又有些發怒了，兩隻大眼睛閃亮起來了⋯⋯把床上的大衣

一手抓過去，隨便地披到了肩上，一扭身竟衝出屋門，接着是一串急

促的「篤篤篤」下樓梯的腳步聲，她竟半跑似的走了出去⋯⋯

我莫名其妙的靜靜地看着她這一系列的動作，既沒來得及問她為

甚麼發怒？也沒問她幹甚麼去⋯⋯當然也沒攔阻她，更沒追趕她。因

為我是充分知道她這人的體性的，遇到類似這種情況出現時，她不會

回答你的問題，也不會聽從你的勸阻。如果她走了你追她，她就跑得

更快些⋯⋯因此我就只好「隨她去罷」！待過了一定的時間，她就會

像甚麼事情也沒發生過一樣，又像一個孩子一般地跳跳叫叫地回來

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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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約經過了兩個小時以後，我聽到樓梯上有她的急促的腳步聲—

這是我所熟悉的—上來了。這時候我似乎正在寫着一些甚麼或讀着一

些甚麼，我假裝沒聽到她的腳步聲，直至她推門走進來⋯⋯。忽然一

卷甚麼軟綿綿的東西敲到我的頭上來，同時聽到她帶着笑味的聲音責

備着我說：

「你沒聽到我回來了嗎？」

「沒聽到—」我慢慢地轉了一下頭，嘴角歪動了一下說：「我甚

麼也沒聽見！」

「壞東西！—看，我給你買了一件衣料！」

她把一片黑白縱橫的方格絨布料，兩手提拎着舉向我的身邊來—

我估計，原來打在我頭上的那軟綿綿的東西大概就是這布卷了？這時

候，我本能地周身的神經感到森涼了一下，心裏想：「糟糕！大概她

把僅有的一點錢全買布料了，也許連明天赴『宴會』的乘車費也花光

了。」我擔驚而又心情有些沉重地問着她：

「買它幹甚麼？」

「我一定要給你做一件『禮服』，好去赴魯迅先生的『宴會』呀

⋯⋯」

她把這布料抖動了一下，又反轉地看了又看問着我：

「好不好？你喜歡不喜歡？」

「好！喜歡！」我怕她再發脾氣，只好「順水推舟」、「將計就

計」，對於已成的「事實」作了讓步。

「你猜猜，得多少錢？」

「猜不着—」

「七角五分錢，—我是從一家『大拍賣』的鋪子裏買到的這塊絨

布頭。—起來，讓我比量比量，看夠不夠？」

我機械地站了起來，任她用這塊布頭兒在我的身前身後量來量去

⋯⋯。這時我的心情也輕快一些了，自己想：「謝謝上帝！她並沒有

把所餘的幾元錢全部花光，還足夠幾天生活費和車錢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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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讓我把身上的罩衫脫下來，又從皮箱裏把我在哈爾濱夏天穿的

一件俄國「高加索」式立領繡花的大襯衫找了出來，鋪在床鋪上，用

那塊方格的絨布比量了一番，而後竟自己拍起手來，還跳起了腳，高

聲地嚷叫着：

「足夠啦！足夠啦！」

「你知道，明天下午六點鐘以前，我們必須到達那家豫菜館！你

讓我像一個印度人似的披着這塊布頭兒去當『禮服』穿嗎？」我「一

本正經」地宣說着。

「傻傢伙！我怎麼能夠讓你當『印度人』呢？你等着瞧罷，在明

天下午五點鐘以前，我必定讓你穿上一件新『禮服』去赴魯迅先生的

宴會！—要顯顯我的『神針』手藝！」

原來就沒有陽光的亭子間裏，此刻早就昏暗下來了，在一盞高懸

的二十五度的昏黃的電燈下，她開始了剪裁的工作⋯⋯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天還沒有完全明亮，她就起了床，開始縫紉起來

⋯⋯

我雖然是很知道她縫紉的本領和速度，但在不足一天的、幾個鐘

頭以內要一針一針地縫製起一件樣式又較複雜的襯衫來，我對她是沒

有充分「信心」，也不抱希望的。

她幾乎是不吃、不喝、不停、不休地在縫製着，只見她那美麗

的、纖細的手指不停地在上下穿動着⋯⋯她再也不和我講話了⋯⋯

果然，在不到下午五點鐘以前，她竟把一件新「禮服」全部縫製

完工。這是仿造我那件高加索式立領、套頭、掩襟的大襯衣製成的，

只是袖口是束縮起來的，再就是沒有繡上花邊兒。她命令着我：

「過來！試試看。」

我順從地穿上了我的新「禮服」，使我驚訝和佩服的不僅僅是她

縫製的速度這般快，而且穿起來竟是完全合身和舒適⋯⋯

「把小皮帶紮起來！圍上這塊綢圍巾！」

我一切照辦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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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走開，遠一些，讓我看一看⋯⋯」

我像一個聽從「口令」的兵似的，走到屋角方向去，又像一個兵

似的機械地車轉過身子來，也像一個兵似的用了嚴格的立正姿式，完

全按照《步兵操典》規定：「兩腳跟併攏，兩腳尖向外離開約六十

度。兩手下垂。頭宜正，頸宜直，兩眼張開，向前平視⋯⋯」地望向

了她。她先是從正面，而後從側面、從後面⋯⋯把我觀摩了一轉，而

後又回到她原來站過的地方，向我注視、觀望着⋯⋯忽然我們的四條

視線相遇了⋯⋯她竟像一隻麻雀似的跳躍着撲向我的身前來⋯⋯我們

緊緊地、企圖要把對方消滅了似的⋯⋯相互地擁抱得幾乎是要溶解成

為一體了⋯⋯

我們那時的物質生活雖然是窮困的，但在愛情生活方面，卻是充

實而飽滿的啊！⋯⋯

一桌「新」師、友

於指定的日子—十二月十九日—下午約六點鐘以前，我們終於

尋到了魯迅先生信中所說的那家「梁園豫菜館」。

由於我們沒有錶，究竟於六點鐘以前、以後⋯⋯甚麼具體時間到

的就沒法知道了，也許已經過了六點的正時間。

這家豫菜館大約座落在這南北橫街的中段，是一座坐東面西舊式

的二層灰磚樓房。

我們上了樓，許廣平先生正在那裏張望，似乎正在等着我們。那

是位於西南角臨街的一個房間。我們到達的時候可能是最末的「客

人」，不獨魯迅先生和許廣平先生以及海嬰全在了，另外還有幾位我

所不認識的人，也早已先在了。

許廣平先生對於蕭紅猶如多年不見的「故友」一般，表現了女性

特有的熱情和親切，竟一臂把她攔抱過去，海嬰也摻在了中間，她們

竟走向另外一個房間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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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了大約有十幾分鐘，許廣平先生和蕭紅也全走進了我們所在的

房間，接着，菜館的招待員走進來向許先生滿面和氣地詢問着：

「你們的客人全到齊啦吧？」這人明明是北方人，卻用了不太純

正的上海話說着。

許廣平先生看了一下自己腕子上的錶，徵詢着魯迅先生的意見問

着：

「現在快七點了，怎樣？還要等他們嗎？」

「不必了。大概他們沒收到信，—我們吃罷。」

魯迅先生爽利地作了決定。

「給我們開罷。」

招待人員臉色愉快地一彎身退出去了。

「他們這裏的生意好，是希望飯客們快吃，快走的，好騰空房間

⋯⋯。」許先生微笑着，似乎代菜館抱歉似地解釋着⋯⋯

由魯迅先生指定了坐位，沿着這張特大的圓面桌，魯迅先生和許

廣平先生並排地面向裏面坐在臨門的坐位上。魯迅先生在左面，許廣

平先生在右面，她下首是海嬰，其次是蕭紅和我。在我的下首兩個坐

位被空留着的。再向這空座位右轉過去，是一位穿淡紫色西裝的青年

人，他直直地、顯得有些拘謹而端正地坐在那裏。再過去，是一位約

近三十歲、方園臉盤，臉色近於黑的女士，她穿了一件細花深絳色，

類似軟綢料子的窄袖半舊旗袍。她的右邊是一位臉形瘦削、面色蒼

白、具有一雙總在譏諷甚麼似的在笑的小眼睛，短髮蓬蓬，穿了一件

深藍色舊罩袍，個子雖近乎細長，但卻顯得有些駝背的人。魯迅先生

左首第一位客人是一位身材不高的人。他，臉型瘦削、下巴略尖，略

高的鼻樑有些突起，架了一副角邊眼鏡，鼻尖顯得特殊敏感的樣子

⋯⋯。後披式的髮型梳理得無可指摘地光亮和整齊，穿了一件湛藍色

半新的罩袍，袖口卷起着，可以露出一圈白色的襯衣袖頭。—由我看

來，這是上海當時近乎典型的一種中式服裝。

我數了一下，連我們在內，一共是九個人。




